
        
            
                
            
        

    
生命之側

作者：小墨

《冰戀書櫃》


第一部 真正的開始

不知道什麼時候天亮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警車也來了，但是雨卻越來越大了，也許是上帝的哭泣吧……

一切好像就是做夢一樣，姜維被關在這個小小的監獄裡幾天後就被準備被送到市級的法院審訊了等待他的自然是死神的召喚了。

外邊的雨還是不停的下著，姜維呆呆的看著車外的情形，車子開到了他家後面山上的公路。這時候他可以看見給自己留下很多回憶的地方。

忽然一聲巨響，原來是山體滑坡，警車帶著姜維翻下了山去。當他醒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但是雨還是下著。

姜維爬到一個警察的身邊拿出了把鑰匙把自己的手銬和腳鐐打開了，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去哪，只是不停的向著一個方向走著，雨一直下，著從姜維入獄到現在已經十天了，他一直沒有吃飯沒有喝水 沒有睡覺！又是一個晚上姜維正木然的走著，一個女人忽然把他撞倒。

一個服裝怪異的女人，當她看見姜維的時候張開的嘴卻沒有合上。

這時候從她後面追上來一個男人。手裡拿著一把匕首，對著那個女人就刺了下去。

姜維左手當住匕首，匕首從他的手心穿過，但是卻被姜維握住了刀柄，右手一下子卡住了那個男人的脖子。

那個男人先是一呆，然後眼睛直直的看著姜維姜維幾天的沉沒一下子爆發了出來，男人在那種驚異的眼神中嚥了氣。

那個女人不停的在姜維的面前磕頭，說著姜維聽不懂的話……他實在是太累了，雨不停的下著四周沉寂了下去……

當姜維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個石床上，幾百個穿著怪異服裝的人在向自己膜拜著。

幾個年輕的女孩正呆在自己的身邊凝視著自己。

「妳們是誰啊？」

姜維看著她們問到

「原來亞墨塔是說漢語的啊！我萬能的神你終於醒了。」

一個年輕的少女對自己說

姜維還是無助的看著他們。他們還是不停的說著他聽不懂的言語。

這時候下邊的一群男人把一個被綁住手腳的年輕女孩抬到了自己身邊。

那女孩先是殺豬似的狂叫著，但是當她看見姜維的時候她卻不叫了，她和這裡所有的女孩張的都是有著雪白的皮膚，黝黑的光亮亮的大眼睛，豐滿的身體，她和旁邊的人說了什麼，邊上的人幫她解開了繩子，她卻自己慢慢的脫去了衣服。

姜維從個一來沒有看過如此豐滿的身體。

少女用一種說不出的眼神看著姜維。一步步的走到了一個檯子上。

檯子上有一米半左右高。手腕左右粗的木樁。木樁的頭部是尖的。可以看出木樁是新立上去的，因為還可以看見被撥去皮的樹樁上還有殘留的樹葉，這時候人們拿出了兩個一米高凳，放在了木樁的兩邊。

少女爬到了高凳上，像是小便狀的用左右腳踩住兩邊的高凳，慢慢的蹲下。

但是群把陰戶對準了那個撥了皮的木樁的尖端。

姜維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女孩不過十八九歲。

她還是用著那種眼神看姜維。慢慢的蹲下，木樁的尖端已經進入了少女的陰道。

少女輕輕的一震，一股鮮血順著木樁從她的私密之處流了出來好像一個紅色的蚯蚓，原來是個處女。

少女慢慢的上下移動著身體，因為木樁實在是太粗了，只有尖端可以進入少女的身體。

她如此上下移動了20幾次後，忽然用雙手掐住自己的腰部，使勁往下一坐。

「嗚…」

她努力讓自己不發出聲音。

一個手腕粗的木樁已經硬生生的進入了她身體裡一尺左右，陰戶和陰道都被已經被木樁撕開，木樁的尖端也已經刺破她的子宮，血一下子噴了出來，白色的木樁一下子變成了紅色，點點紅星也濺到了下邊的地上。

但是一切卻剛剛開始，她雖然已經痛的全身抽搐但是還是用力的往下坐著，最後木樁足足進入了她身體一尺左右，木樁的頂端已經到達了她的腹腔。

血已經從她的陰道開始向外噴了。

因為木樁太粗，從她的身體外邊幾乎可以看到那個圓形的木樁，鮮血夾雜著黃色的液體在她的下邊形成了一個小溪。一直流出去很遠，這時候她已經蹬倒了兩個高凳，兩腿懸在空中，並且不停的擺動著，木樁越插越深，最後她一仰頭，木樁突破她的喉嚨從她的口中探了出來…

一個男人拿著一把柴刀走了過去，他把柴刀對正那個女孩的腹中線，把刀尖扎進了少女的心窩然後一路向下一直到了女孩濃濃的陰毛處。

一條紅線從心口一直到會陰。男人放下刀子用手抓住女孩雪白平滑的肚皮用力一拉……

「嗚 …」

雖然木樁從口中伸出但是她還是發出了最後的呻吟，內臟一下子從她的胯下流了一地，花花綠綠…

然後他用他的柴刀無比嫻熟的開始剔女孩身上的肉，先是前胸，他先從女孩的左邊鎖骨開始橫著深深的劃到右邊的鎖骨。

用手捏起肉皮的一邊，緊貼著肋骨下刀，一點點的向下帶著那兩個槊大的乳房還有肚皮被整整的剃了下來。後邊便是帶著背上的肉和臀部。一起也拿了下來。剩下的四肢。

最後砍下了她的頭，只剩下一個白白的帶著血絲的骷髏立在那裡。

姜維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幾個女孩把她帶進了一個山洞，山洞的最裡邊供奉著一個，白髮紅眼的怪人的雕像，會說漢語的少女先說了話：

「偉大的亞墨塔，我們已經安著上天的指令把一個少女進顯給你，你那天晚上救的是我最親愛的姐姐。我們姐妹7個，現在我們要把我們的一切都獻給你，因為當天空無光，大地變成紅色的時候只有你能救了我們的族人。。。」

姜維聽的雲裡霧裡的，但是，他還是明白了點，這是一個在中緬邊境原始森林的少數民族——瓦爾族，但是因為人口稀少行蹤不定所以國家幾乎不知道這支民族。

他們把自己當成了神，他們每年都要向神進獻一個少女作為祭品，就如同剛才的那個。

傳說天神是只吃少女而生存的，當太陽無光大地變成紅色的時候，他們的種族會滅亡，而能救他們的只有他們的天神。

沒想到自己會成為他們的天神，但是姜維還是接受了這些，因為他希望自己能成為亞墨塔，而那個姜維已經死了，

這時候一個女孩打來了一盆清水，讓姜維洗臉，當他看見臉盆中的影像時，他驚呆了，——————

滿頭白髮，眼睛部慢血絲，從深深陷進去的眼窩中發出自己都會發冷的光 …

會說漢語的女孩叫，佳倪莎 那個他救的叫 艾爾雅 。

剩下的五個姐妹自己也記不住她們的名字了，佳倪莎最小只有15歲，但是見識卻是最多的。

第一個晚上是佳倪莎，他無法形容和一個十五歲少女睡覺是什麼感覺，但是佳倪莎的一切卻發育的那麼完美，他感覺自己真的成了國王，他每天吃的是那天看見的那少女的肉。

每天都會換一個少女陪著自己，原來這個民族的所有女孩都如此豐滿，但是她最喜歡的還是佳倪莎，就這樣過了一個月左右，佳倪莎帶著他來到了一個山洞，山洞很深但是最裡邊卻是個大廳，太陽光從洞頂下來，所以洞裡光線很好。

這時候他看見艾爾雅赤裸的躺在一個石床上，邊上放著一把小小的石刀，看見姜維來了她很開心的對了姜維笑著說：「這是我設計的床，你的食物正好也沒了，你可以親自動手嗎？我偉大的亞墨塔。就把我獻給你吧。」

姜維本來是不想接受，但是看見所有人的眼神，姜維還是接受了，他想溶入他們，也許這是艾爾雅和所有瓦爾族女孩心中最美麗的歸屬。

瓦爾族壁畫上的字模————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 ，而是新生的開始！

還有一首詩————

血色溢滿天空

來自死神的神靈

白色的光環中

緋紅的雙眸

洗禮著罪惡的靈魂

輪迴的生靈窺視出空間的真實

墜落中

一切又從新開始！

還有很多姜維不懂的，佳倪莎一點點的給他講著。

姜維看著躺在石床上的艾爾雅，艾爾雅神情的看車他，佳倪莎給她吃了一種藥丸說是她不會馬上死去。

姜維考慮應該是毒品之類的東西，他沒有多想，伏下身子吻著這個美麗善良的女孩。

艾爾雅也是狂烈的迎合著他，他們的舌頭互相盤結著，忽然艾爾雅身子一挺她知道姜維開始了。

因為姜維在她的舌頭伸到最大程度的時候一下子緊緊的裹住了它！並用牙齒把這個美麗柔軟的舌頭咬到了自己的口中，帶著少女的清香還有甜中有鹹的鮮血的味道。

姜維咀嚼著然後把它嚥了下去，一種別有的清涼透徹心肺。

說不出來的味道，艾爾雅看著自己心中的神靈吃了自己的舌頭並沒有叫。她很幸福。

姜維把石刀從艾爾雅的下顎紮了進去。直進口腔然後沿著她的頸部一路向下直到艾爾雅那黝黑的私迷之處。

艾爾雅是個健康豐滿的女孩，當刀鋒通過她的腹部的時候緊蹦的肚皮迅速的向兩邊分開。內臟也馬上露了出來，柔軟的腸子上邊是一層薄薄的黃色脂肪，姜維小心的把這黃色的脂肪收集起來放在一個木盆裡。

他細心的取著，最後腹腔內的每一粒脂肪都進了那個木盆。

艾爾雅躺在那裡，當鋒利的石刀從她的口腔一直劃到她的會陰的時候，她感覺到一股很涼的涼氣進入了她的身體，然後是劇烈的疼痛，她感覺到自己好像被活活的撕成了兩半。但是她馬上也恢復了過來，她感受著姜維在取出她體內脂肪時候對她內臟的撫摩。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感覺。是那麼舒服。

姜維用手握住艾爾雅的子宮一個紅紅的葫蘆壯的東西，他把它從艾爾雅的內臟中分離出來，一點點的外拉著連著卵巢，膀胱和陰道，但是陰道的卻和她會陰處的表皮相連，姜維用力一拉，帶著一小撮黝黑的陰毛就這樣子被拉了下來。

艾爾雅先是感受的被撫摩的快感但是這種快感馬上又離開了她的身體，一竄紅色的生殖系統連著膀胱已經到了姜維的手中，姜維放下手中的東西，沿著艾爾雅的肋骨的軟骨連接下刀，一根根的弄斷了艾爾雅的肋骨，然後取了下來。

這時候整個胸腔也展現在了他的眼前。

姜維抓住艾爾雅盡剩下的舌根，用力向外拉著帶著艾爾雅的氣管，因為氣管連接著肺部而肺部和肝臟還有心臟都有連接，所以姜維一點點的取下了艾爾雅的心臟系統，然後是內臟。

當一切取出來以後，姜維把艾爾雅抱了起來放進了一個已經準備好的大桶裡邊，艾爾雅被姜維一點點的清空了內臟，但是她還有著微弱的意識。

她躺在姜維的懷裡然後被放進了一個特製的木桶。木桶裡的水正好淹沒了她的全身，這不是普通的水，而是一種已經配好的調料，因為裡面有鹽，所以艾爾雅被進去以後她整個身體好像炸裂一樣，她不停的抽搐著，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感覺到了周圍開始溫暖了~~~好像躺在自己心愛的天神的身體之中！！！！！

放著艾爾雅的木桶被放進了一個大大的蒸鍋，用小火整整的蒸了三天。

當打開木桶的時候，一陣濃重的飄香刺激著每個人的味蕾，艾爾雅帶者無比幸福和甜美的笑容 展現在大家面前。


新生命

生活總是這麼讓人不可思議，姜維在這個特殊的民族待了2個年頭，佳倪莎的大姐姐阿泥有了姜維的孩子。

姜維非常高興，日日都陪著啊泥。

瓦餌族所在的一片原始森林，很少有人經過，所以姜維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見過外邊的人。但是他也不怎麼想見到外邊的人了，這讓的生活很好，他給他的孩子起了名字叫江小墨，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會有一個新的開始。

他感覺自己好像已經是一個皇帝了。但是他卻不知道又一次新的洗禮已經慢慢的接近了他們。

瓦爾族的聚集區其實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地區，甚至豐富的可怕。在姜維兩年的管理後，他們的民族已經發展到了3000多人。

這裡有一個含量很高的金礦，和一個鑽石的礦藏。

當地人把一個流傳了很久的金色護臂給了姜維，上邊有著甚至連佳倪莎都無發理解的圖案，最主要的上邊還有一個會讓外邊世界暈死的巨大鑽石。在那裡散發出讓人不敢正視的光。

一個寧靜的晚上，大家忽然被一聲巨響從夢中驚醒，姜維第一的反應「是槍聲...」

在他剛剛穿上衣服的時候，一黑黑的槍口已經對準了他的腦門。

今天晚上陪他的是佳倪莎，他們已經沒有反抗的餘地，大家被帶到了部落的廣場。

「我們不想殺人，只要你們說吃你們的頭領是誰，拿出那個金的護臂，我們馬上就離開。」

一個好像是他們頭領的人用漢語和他們說著。

「他們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又是怎麼知道我們有哪個護臂的？」姜維想著。

這些人開始一個一個的問了起來。

到了佳倪莎的時候：「佳倪莎吧，我才是妳們的天神，妳們為什麼不把那個護臂給我。妳？ 為什麼不嫁給我。剛才我到聖壇去了，護臂到哪裡去了？」

「原來是你。我就是死也不會嫁給你這個垃圾，你命很大啊，把你扔進死亡森林你卻還沒有死。」佳倪莎說道。

原來這個人叫啊多，也是這個部落的一員，但是七年前他向佳倪莎求婚不成。在偷取瓦爾族聖物鑽石護臂的時候被人發現，幹出了部落趕進了死亡山谷。但是他的命大逃到了緬甸，並且在那裡靠著一身力氣倒賣毒品也算是有點了頭臉。這次他帶著這些人回來；就是為了那個鑽石護臂。

沒有人說話，死一般的靜。姜維就在人群裡，佳倪莎的身後，啊多摸著佳倪莎的臉蛋，一下子拉出了她的二姐姐。

「我知道他們都愛聽妳的，說。護臂在哪裡，不然我一槍打碎她的腦袋。」

佳倪莎沒有說話，

「砰～～～」

「啊！……」一聲慘叫，啊多把手槍頂在了二姐的左邊乳房下邊，扣動了扳機，子彈從乳房的下邊緣進入從乳頭的上邊緣穿出，血一下子流了出來染紅了二姐白色的衣服。

姜維想出去，但是卻讓大姐阿泥拉了回來。

「不說是不？」

啊多把搶頂進了二姐的嘴裡，二姐已經痛的渾身發抖，但是卻沒有一點害怕的神色。

「砰～～～」

二姐應聲倒在了地上，只是抽搐了兩下子就死了過去。子彈從她嘴裡的上頜打進，進入了大腦然後揭開了二姐的頭蓋骨。腦子一下子流了出來好像是姜維愛吃的豆腐腦，啊多把手伸進二姐的腦子，抓了一把放在了口中。

不錯啊 ，原來腦子這麼好吃，呵呵，他拿出了一把放在了佳倪莎嘴邊，塗到了她的臉上，佳倪莎，面無表情的看著他。

啊多一下子把槍頂住了佳倪莎的脖子。

「想讓大家看看子彈穿過妳脖子時候的樣子嗎？」

「好啊，我正想感受一下呢。」

啊多看著佳倪莎壞笑了一下，他一直就對佳倪莎有想法，怎麼可能殺了她。

他忽然看見了後邊的阿泥：「啊，這不是大姐嗎？怎麼大肚子了啊 ，呵呵。讓我看看。」

說著一下子拉開了她的外衣，露出了那圓圓的肚子，還有豐滿的乳房。

槍一下子對準了阿泥的肚子。

姜維一下子擋在了阿泥的前面，左手扣住手槍向上一推，右膝蓋對正啊多的老二一頂。

在他沒反映過來的時候，手槍已經到了姜維的手中，頂住了啊多的下顎。

「想看看你的腦漿嗎？不想的話讓他們都離開，」

「都離開！」

啊多自然是害怕了，他的手下一點點的往後走了。

姜維盡量往人群的一邊走，他已經看好了，只要走過人群進入樹林就有逃生的希望了。

「走！佳倪莎」

忽然他 感覺頭部好像被一什麼重物擊中似的。一下子癱倒在地上，一個看上去非常乖巧的小男孩，明亮的眼睛，但是深處卻藏著別人看不出來的凶殘。

一槍打中了的是姜維的頭部，鮮血不斷的流出來，小男孩又對著姜維補了幾槍。

「幹的好我的好兒子！」啊多驚魂未定的說著！

「他媽的，大姐這是妳男人啊，妳怎麼找了這個垃圾男人啊 ！」

原來啊多有一對龍鳳胎，男的叫做合密，女的叫合西，雖然只有六歲但是合密卻是成熟和狠辣的讓人髮指！姜維只注意那些啊多的手下，卻沒注意一個更狠毒的小孩子。

「不要在找了，」原來是老壇主。

「啊多，護臂已經在半年前讓人偷了，我從來沒說過謊。如果護臂在的話，作為神物他是不會離開勝地的。聖地裡邊還有很多黃金和寶石你去拿吧，我給你鑰匙，希望你不要傷害我們的族人了。」

啊多想了想也是，因為護臂已經在那個聖地放了幾輩子都沒人去動它了。於是他拿了老壇主的鑰匙，開始去搬運聖地的黃金了。

佳倪莎已經傷心到了極點，但是卻不能撲過去，因為如果那樣姜維的身份可能被暴露，那麼他們可能都會有危險。

大姐卻是哭成了淚人。

他們掩埋了姜維的屍體，記住了他的位置。然後他們開始遷移，所有的族人都成了啊多的奴隸。

啊多想帶他們去他的老窩，好讓他們為他服務。

七姐妹現在只剩下了五個。

合西總是用一種讓人心寒的眼神看著五姐妹。

到了緬甸的老巢，幾個姐妹被分開了，每個人住一個房間，大約三周的時間過去了，阿泥感覺自己快要生了，她每天都靜靜的待在屋子裡邊等著孩子降生，這是她現在唯一活下去的願望了。

忽然門開了，老壇主慌張的跑進屋子。

「快走。」

只一句話，就帶著阿泥跑了出門。

外邊很靜，他們跑出了很遠，原來那個啊多兒子合密和女兒合西是對瘋狂的屠殺者，他從小到大就沒有吃多別的食物，只以女人肉為食，三周時間他們已經殺吃了其他三個姐妹，只要老大和佳倪莎沒殺。

佳倪莎被啊多天天蹂躪，他們自然是不敢去弄，但是老大他們是想留到最後，因為他們最喜歡的就是懷孕的女人和活生生從女人肚子裡拿出的嬰兒。

但是佳倪莎已經早就知道了他們的計劃，這些日子她一直在討好啊多，在啊多不注意的時候偷偷的跑了出來，放出了老壇主，引走了大姐住處邊上的守衛，讓老壇主去救大姐的同時，她自己找到了那對兄妹。

他倆見到佳倪莎很驚奇

「你們要去那裡啊！」佳倪莎說道。

「是不是要吃我大姐啊，為什麼你們這麼偏心，我可喜歡做吃人的遊戲了，你們為什麼不找我啊！」說著佳倪莎解開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一個乳房，用手用力的捏著讓她變形，深情的看著兩兄妹。

佳倪莎是個無法形容的美女，不然不會讓啊多神往七年，肉質更是兩兄妺前所未見的。

他們早已經看的癡了。拉著佳倪莎到了內室，這是一個專門為屠殺美女而設計的房間，這裡每週都會有一個女人在這裡消失，因為兄妹一個人只吃一周，現在輪到了佳倪莎了，佳倪莎很聽從他們的安排，一個是為了大姐爭取時間，在一個她感覺在姜維死後自己的生命已經沒有了意義。

她很想把自己獻祭給姜維，現在正好借助兩兄妹的手來結束這一切。

她被固定在一個X型的架子上，架子可以360度的轉動。

「妹妹，妳看看我們怎麼吃這位天仙姐姐啊！」

「當然是生吃了……我們好久沒有生吃了，她簡直太完美了，我們在她沒嚥氣的時候，區出我們最愛吃的幾個部分的肉，然後今天吃，剩下的明天在做著吃，你看行不？」

「還是我妹妹比較聰明。」

佳倪莎已經閉上了眼睛，他們兩個兄妹說的她已經不在乎，她只想早點去找她的姜維。

合密拿出一把精緻小刀，一下扎進了佳倪莎的肛門邊緣，佳倪莎一挺，但是她沒叫，合密環切一周後，直腸脫離了她的肛門，合西拿出了一個繩子把她的肛門綁住，然後合密又把刀鋒向上走，割到了佳倪莎的陰唇。

那是一對完美的粉紅色的鮑魚，合密幾乎喜歡的愛不釋手，然後他小心的在沿著陰唇的邊緣切上一周，合西拿出一個男人陽具一樣的東西，但是上邊全是一些倒鉤，她一下子捅進了佳倪莎的陰道，正好填滿整個陰道。

佳倪莎感覺陰部一陣專心劇痛，然後好像整個內臟都被拉了出去似的。

原來合西用力一拉，倒鉤鉤住陰道的內壁，一下子把她的子宮，陰道卵巢都帶了出來。

兄妹幾乎開始瘋狂，他們取下那個陽具一樣的東西，然後把那個紅紅的葫蘆一樣的東西從中間，用小刀小心的切成兩半，然後每人一半放進一個小盤子，拿出點芥末和檸檬汁之類的澆到上邊，開始用刀想吃牛排一樣吃了起來，帶著淡淡的血絲。

看著架子上臉痛的發白的佳倪莎，還有她肛門和上邊原來陰部的血窟窿不斷流出的血，他們吃的更有味了。

很快他們就把點鮮美的東西吃進了肚子。

合密又用小刀，從原來的傷口向上，切到小腹、肚臍、心窩，就像一塊分開的羊脂，沒有一點阻力。白色的皮膚，黃色的脂肪，紅色的鮮血，在這個平滑的肚子上展現著美麗的圖畫，兩兄妹分別站到佳倪莎的兩邊，雙手分別把住兩邊的肚皮，左右一拉…

「啊～～～」佳倪莎終於叫了一聲，不是因為痛，她一直就幻想被姜維這樣子的剖開，吃掉，她一直閉著眼睛，幻想著這一切都是姜維做的。

當肚子被撕開一陣涼氣進入她的體內的時候，她感覺的無比的快感。四隻小手像棉花一樣的撫摩著她的腸子、肚子，清理著細膩的脂肪，拿出腎臟，用同樣的方法吃掉……然後他們拿出一段大腸，把兩端都用繩子綁緊，然後把中間的部分切下，這樣糞便就不會流出，他們把切下的大腸吃了，然後小腸，都吃吃了一點。

佳倪莎享受著這些，她的意識開始模糊，但是她還沒死，合西和合密，開始撫摩那對圓圓的可以讓所有男人消魂的乳房，然後把小刀從乳房的根部扎了進去，鮮血像蚯蚓一樣流了出來，把刀子上調，一會就把哪個柔軟的東西弄到了手中，因為太豐滿他們只是吃了一小部分，剩下的他們保存了起來。

「哥哥我從來沒吃過這麼好的人，姐姐真是太好吃了。」

合西說著撫摩著佳倪莎的臉蛋，佳倪莎睜開眼睛，看著這對兄妹。

她看見他們兩個分別又把刀扎進了她的大腿根部的內側，一直插到了骨頭，然後向下劃，劃到膝蓋，在扎進小腿肚子，劃到腳脖子的地方傷口很深，已經可以看見骨頭，兄妹抓大腿上的一塊肌肉就是瘦肉，往外拉的同時把肌腱切段，這樣佳倪莎大腿根部的嫩肉就到了兄妹的手上。

因為她長的很豐滿所以肌肉上還帶著黃色脂肪，兄妹倆分別把肉切成了薄薄的小片，然後沾著作料吃了，入口生香，還非常耐嚼然後她們又取下了小腿肚子，手臂手腕上的肉，這時候的已經只剩一絲香氣了。

她看見自己心愛的男人，在一點點的吃自己的腿，手又開始清理自己的腹腔用斧子砍掉了自己的四肢，從腰部砍斷了自己的身體，頭部也砍掉了，兄妹倆最後砍掉了的頭部。

一個絕世美女 已經變成了一堆紅色的肉，花花綠綠的內臟，和他們肚子裡的食物。

這時候的阿泥已經和老壇主走了很遠，但是卻是幾天沒吃東西，能吃的只有樹皮和草根，還有少量的野果子，還需要走很遠才能到人煙的地方。

「老壇主，我不行了……一會我把孩子出來，你繼續走吧。」

「這怎麼行我一定把妳帶出去，我背妳吧。」

「不行！那樣子我們兩個，還有亞墨塔的骨肉都會死在這裡的，還有2天的路程，你帶上孩子，去亞墨塔墳墓那取出護臂，這是亞墨塔給孩子的信，孩子叫江小墨，將來讓孩子回來為我們報仇。我死後你吃我的肉，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我們族人的希望，你一定要走出去。」說著阿泥把一封信給了老壇主。

拿出了一個匕首，跪在了地上，解開了上衣，她撫摩著自己那對潔白的乳房，想起亞墨塔的愛撫，她又撫摩自己的肚子，孩子又動了，她小心的把刀尖對準自己的肚臍的上邊的部分……

一用力扎了進去，鮮血一下子流了出來，順著她的肚皮一直流到了地上，但是她怕傷到孩子並沒有把刀子扎的太深，感覺剛好可以扎進表皮層，和組織層……

然後她刀口下壓，阿泥的額頭已經見了汗，這種痛苦不是誰都可以忍受的，她把刀子一直劃到了恥骨處，她身子一 仰，幾乎摔倒，老壇主扶住了他。

她，沒敢停留，又用匕首輕輕的劃開傷口那剩下的連接，當最後一點點連接劃開後……

「啵！！！！」的一聲內臟一下子從她的肚子裡湧了出來。

她幾乎痛的暈了過去，但是她馬上把住了內臟中間的一個紅球，她知道那是子宮，和姜維的結晶就在那裡。

寶寶還在那裡輕輕的動著。

這時候她又用刀子一點點的劃開了，子宮羊水嘩的流了出來，看見孩子了，是個女孩！

當她割斷臍帶的時候，老壇主把孩子倒過來，輕輕的排了幾下後背。

「哇」的一聲哭的是那麼清脆。

她抱著孩子，讓孩子吃奶，吃了第一口吐出後，孩子開始吸著她的乳汁。

不知道什麼時候阿泥已經死了，地上全是鮮血和內臟。

老壇主只是吃了她大腿上的一些肉，然後把她的內臟裝回肚子，用布條綁住不讓腸子在流出來，就把阿泥埋了起來。

他帶著這個小生命找到了一個小村，找人幫孩子吃點奶後，回到了他們的部落拿出了護臂，消失在原始森林之中。




2046

2046年，因為資源的爭奪，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只一周時間戰爭便結束了。

核武器幾乎奪走了世界上2/3的人的生命，資源真正的枯竭了，人們幾乎又回到了刀耕火種的年代。

飢餓、寒冷已經讓人們忘記了文明社會……

江小墨在昏暗中醒來，她居然還沒死，瓦爾族的護臂還在她的身上。

她的族人，也在看著她。

「終於醒了啊，感謝萬能的神啊！」老壇長說道。

「妳已經昏迷七天七夜了，在啊多要殺妳的時候，忽然天上有了一道強光，然後就是狂風大做，啊多還有我們還有妳都被吹了起來。啊多不知道被吹到那裡了，現在我們找到了妳。妳沒事情我們就放心了。」

江小墨看看周圍，好像是晚上，但是好像又是早晨，但是好像又都不是，因為天上是濃濃的雲層，低底的壓著讓人感覺幾乎透不過氣來。

「不用看了，小墨！已經七天了，一直就是這樣的，也許上天發怒了吧。」老壇主無奈的說道。

小墨沒了辦法，帶著剩下的幾百族人回到了他們部落的原址。

這裡好像燒了一場大火，所有的東西都燒焦了，一切都變成了黑色。

她回到了山洞，那個被瓦爾族視為神地的地方。

他們已經很累了，都坐在了地上。

「帶上來吧，老壇主和下邊的人說道。

兩個男人架上來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孩子，是啊多的女兒！

小墨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她兩步走了過去，一腳踢到了合西的臉上。

合西慘叫一聲，躺到了地上，沒等她在站起來，小墨一下子拿起了邊上的一個木棒。

「啊～～」合西慘叫一聲，她的一條腿已經被小墨打斷。

小墨對著她的後背打去，但是合西卻轉身用右手一擋，又是一聲慘叫，她的右手也斷了。

這時候老壇主讓人們把小墨拉住。

「別打了，小墨，沒必要，大家都很長時間沒吃東西了，妳就把她殺了，用她的內臟祭奠你的父親，然後大家吃了她，我們在找新的出路吧！」

小墨想想也是，兩個男人已經把合西的衣服脫光。

合西已經驚恐到了極點，她從小就嬌生慣養，雖然殺人吃人無數，但是哪受過這麼多苦，向來是她殺別人，折磨別人，現在卻要被小墨來殺自己！她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她哭著喊著求著。

兩個男人用手卡住她的嘴，她的櫻桃小口張開，小墨把一個鉤子伸了進去，鉤住舌根，用力一拉，血一下子噴出去了老遠，一個長長的舌頭已經到了小墨的手上。

「讓妳在叫。」

合西叫不出來，但是卻可以從她的眼神中看出她的痛苦。

因為大家都餓了，所以小墨沒有在磨蹭，直接把尖刀扎進，她的心窩，用力向下一劃。

合西也是一個美女，雖然無比的陰險，但是身體卻是非常完美。

一刀從心口一直到恥骨，然後兩個大漢往兩邊一拉。

「嗚～～」

合西含糊的一叫，肚子已經被剖開，腸子一下子就流了出來。

老壇主早就準備好了一個托盤，接住了內臟。

小墨把胃和食道的連接切斷，然後有把大腸從她的肛門上割下來。

合西見到了自己花花綠綠的腸子進了一個托盤，還帶著紅紅的鮮血，被放在了神位上，成了祭品。

合西雖然內臟被掏空，但是卻還沒有死，小墨沒動她的胸腔。

一個大漢拿出了一個長長的鋼錐，從合西的肛門口扎進去，穿過胸腔，一直從嘴裡出來。

然後放在了已經攏好的篝火上。

合西的意識開始模糊，想起從小到大自己吃人的情形，一點點她聞到一陣奇特的香氣。

原來是自己的味道，好香啊，吃了那麼多人的肉，卻沒自己的好吃，哥哥要不是在一年前讓小墨殺了多好。

一會，合西的肉開始出油，滴到火上的時候，呼～～！！！的一聲火更旺了。

肉慢慢的變金黃，發出了吱吱的聲音，大家實在是太餓了，當切開肉還帶著血絲的時候，大家就開始吃了。

合西肉是那麼完美，香美卻有韌性，一會兒只剩下了個骨架，連骨頭都砟碎吃了骨髓。

小墨只吃了她的心臟，她想起了自己出生到現在的一些事情。

十八年前老壇主帶著她離開了原始森林，到了他父親待過的城市，深圳，但是在那裡她遇見了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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